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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及能力要求探析
——以近 20 年来的政策指导文件为中心

杨蕙泽  杨  曈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摘  要｜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和能力要求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本文以近20年来我国外语国家战略和政策

文件为切入点，梳理近年来国家外语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探讨随着二者的变化，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

的内涵及能力要求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为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提供改革方向上的启发，为外语人才培养

提供重要参考。与国家战略相对应，我国的外语政策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节点，呈现出“引进来”到“走出

去”的两个不同阶段，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能力的侧重点也由知识获取能力转变为沟通表达能力。在此趋势

下，政策对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提出了三点新的能力要求：一是宽广的专业能力；二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是外语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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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图景变幻莫测，单一学科的知识逐渐无法满足解决重

大社会问题的需要，专业间的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顶尖高校

不断实践跨学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打破学科壁垒、体现学科交叉”已逐渐成为全球学术体系的共识。

近 20 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化进程，步入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国内大学也开始积极探寻跨学科人

才培养模式。而外语能力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有效社会资源，促使中国各高校开始了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的探索。2018 年，“新文科”战略的提出，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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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

在这一背景下，已有不少研究聚焦“科教兴国”“一带一路”等具体的某一国家战略或政策，对复

合型外语人才所需的核心素养进行分析（周谷平等，2015；徐飞，2017；郭鸿杰等，2021）［1-3］；也有

学者梳理了我国外语教育随国家战略发展而发展的历程，对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蔡

基刚，2017；沈骑，2019；戴炜栋，2019）［4-6］；还有学者就复合型外语人才如何实现传统角色的转变

以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发表了见解（朱哲等，2019；蒋洪新等，2020）［7，8］。一方面，中国“入世”

之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社会需求在受到国家战略影响而变化的同时，也反过来对外语战略的制定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政策依据国家战略而制定，进而规定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然而，

鲜有文献着眼于梳理近年来国家外语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并探析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及能

力要求随着二者的变化有哪些新的改变。因此，本文以近 20 年来国家战略和政策文件为切入点，探讨

这两大研究问题，以期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带来一些借鉴与参考。

2  高等教育市场所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重视与社会需求的契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

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高校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这是王道。”因此，

探究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市场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是了解我国所需要培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以

及外语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前提。

目前我国语言服务市场总体呈现出“低端市场鱼龙混杂，高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9］。基础语

言服务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大，但企业规模小而分散。由于没有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应的规章制度，

语言服务行业准入门槛低，多而杂的中小型语言服务企业陷入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其主要表现为企业试

图以低价获取更多的市场交易份额，而薪资的一再降低导致行业整体向低学历、技术性工作倾斜，基础

语言服务市场逐渐供大于求，阻碍了行业自身的良性发展。与低端市场相反，提供高端语言服务的企业

却常常处于人才紧缺的状态。高端市场对语言服务的要求更加精细化，对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 a 的人

才所需技能的比重要求也有所不同。

非通用语种人才与通用语种人才一样，肩负着与外国沟通交流、传播中国理念、参与全球治理的任务，

所以两者所需能力并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市场所看重的通用语种人才和非通用语种人才所需的能力排序

有所不同。

2.1  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人才共通的能力要求

经过对既有研究中多个外语人才市场需求调查数据（戴曼纯，2016；陈宏志等，2013；全巧英，

2018； 吕 娜，2017；Liu Y，2015； 史 兴 松，2014； 魏 兴 等，2018； 张 文 霞 等，2017； 姚 亚 芝 等，

2018）［9-17］的分析，本文将近几年市场最需要的外语人才的能力总结为外语能力、学科能力和跨文化

a　根据200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非通用语”被界定为除英语、法语、

德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7种语言以外的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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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

2.1.1  外语能力 a

21 世纪初，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行使得企业与高校更加重视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各行各业都

急需掌握笔译、口译、商务外语等语言技能的人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新时代市场对通用语种人

才的语言能力做出进一步要求。国际贸易的增加使企业间需要进一步深入合作、拓展业务，比起“读写”

能力，侧重于交流的“听说”能力成为多家企业最看重的语言基本功能力（魏兴等，2018）［15］。此外，

张文霞等人在 2017 年的外语能力测评现状及需求调查中表示，学术英语是高校外语学生亟待提高的能

力项［16］。2018 年，新文科战略的实施鼓励我国学者不断向世界学术前沿迈进、发出中国的学术声音，

这促使学术外语又一次成为外语教育关注的焦点。新时代的外语能力更加注重与学术能力相结合，通用

语种人才的学术外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成为外语教育界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2.1.2  学科能力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后，外语作为学习西方知识技术的工具，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实用

类学科的融合日益加深，“文化强国”“新文科”“一带一路”倡议则也支持人文类学科与外语相复合，注

重人文素养的培养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复合型外语人才不断增加，逐渐使外语以外

的专业知识成为通用语种人才市场的基础竞争力之一。同时，新时代专业学科被赋予新的使命——与国际

融通，即吸收国外知识的同时将研究工作传播到世界。蔡基刚（2020）认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方式

是通过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去研究另一学科的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和传播的［18］。 

从这一角度来说，通用语种人才所需的学科能力包括政治学、商科、医学、工科、法学、计算机等知识，

几乎涵盖所有学科。进行语言与学科复合培养出来的人才主要可以从事专业教科书和科研文献翻译和编

辑工作、未来该领域的外语教育工作并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此外，由吕娜（2017）针对

黑龙江省内共 20 个相关单位及若干翻译工作者（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翻译公司）的调查可知，黑龙

江省的翻译工作涉及学术（12.96％）、商贸（30.14%）、国际交流（32.11％）、政务（9.58％）等多个

领域，企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专业性需求迫切［12］。

2.1.3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让高端专业国际合作得以实现，还对广泛宣传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起着决

定性的帮助作用。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跨文化意识、外国背景文化知识、外语思维、国际商务交际能力等。

史兴松（2014）的调查显示，中国外派人员的跨文化认识低于欧美、日韩人员［14］。在我国日渐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节点，对于具有一定程度语言能力的通用语种人才来说，跨文化能力甚至有着超越语

言能力的重要性。此外，“一带一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热潮。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

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这一级学科。而作为兼需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

语能力的领域，区域国别研究也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要求。

a　本文所讨论的语言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等语言基本功，笔译、口译、商务外语等对外语进行直接运用的过程中所需

要的语言应用能力，以及学术外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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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人才在能力需求上的不同排序

从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来看，随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沿线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急需拥有扎实基本功、能够熟练运用

沿线国家语言进行各种交流的非通用语种人才。虽然目前我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备案的语种在 2020 年

已经达到了语种数量上的要求（101 种）［8］，但能为国家战略提供优质服务的非通用语种人才依然难以

满足社会需求。戴曼纯（2016）在调查中指出，“小语种人才是‘有无’的问题，大语种是水平‘高低’

的问题”。［10］因为与非通用语种相比，我国通用语种的外语人才培养起步早、外语能力的训练相对系

统成熟，熟练掌握通用语种外语能力的人才并不罕见，且通用语种人才的外语能力水平随着激烈的竞争

不断提高，因此，市场不再满足于趋于饱和的单一型外语人才，转而关注其学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而对非通用语人才而言，具有高外语能力的人才尚未满足市场需求，所以非通用语种的外语能力仍然是

市场的首要考虑指标。

综上所述，当前高等教育市场所需要的是具有良好的学科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的高端

复合型外语人才。其中，市场对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的学科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更高，而非通用

语种人才的外语能力更受重视。为此，我国在战略和政策层面都针对这样注重“复合”的市场需求做出

了回应。

3  外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我国的国家外语战略跟随国家的整体教育战略而起舞。换言之，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塑造着国家外

语战略的发展之路。因此，要想厘清新时代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首先须要理解国家战略及其对

于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本文根据我国外语发展战略的制定目的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满足国内发展

的需求，将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引进来”的战略；另一类是为使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我国的

文化科技“走出去”的战略。

3.1  将科学文化“引进来”的复合型外语人才（2000—2010 年）

20 世纪之前的外语教育多为专门用途而服务，着力于培养能跟上国际水准的科技人才。20 世纪末，

世界科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当时中国科

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又滞后于国内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模式急需新科技。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

1995 年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面向全社会，尤其影响着企业、科技工作者和学

生群体。战略为解决科学技术的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大力推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外语充当吸取外国知识科技的工具。同时，在全社会学习科学技术的

呼吁下，外语与科技领域，多为理工类学科的复合发展起来。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进一步培养了解国际前沿的知识与技术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外语在战

略中继续发挥作为国外智力经验引进工具的作用，功用价值突出。2000 年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

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不断加速，国家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且国家

人才需求从科技领域拓展到了社会的各行各业。2002 年，中共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主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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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才和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做出意见指导。根据人才强国战略，中央批准印发《2002—2005 年全国人

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开发国（境）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

完善出国（境）培训管理制度和措施”“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海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

合研发基地，推动我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其中，为满足我国的科技需求应运而生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平均每年有近 300 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并聘请全球上百位名誉教授和

客座教授。利用外语将国际前沿的科学文化引进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 2003 年完成了“神舟”五号

载人飞船应用系统总体建设、研制了“联想深腾 6800”超级计算机，且在基础研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高技术研究发展、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都取得重大成果。

上述分析可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应对国内人才资源不足而提出的对策，以满足国内发

展需要。在这两个战略的指引下，外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工具性，主要服务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知识、文化、

技术等“为我所用”。由于当时社会对于快速发展科技的需要，国家战略鼓励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应用型、

技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因此这时的“复合”主要体现为，外语作为吸收先进知识的载体，与具有高实

用价值的学科进行复合。换言之，2010 年以前，在以“引进来”为目的的战略下，我国的复合型外语人

才内涵主要表现为外语和理工科的复合，强调所复合学科的实用性。

3.2  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2010 年至今）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节点，2010 年以后的外语作为完成全人教育、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体现出语

言除工具性外其本身的人文价值。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国家逐渐

将目光由国内转向世界舞台。2011 年，我国对外谋求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对内谋求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达成和人民精神需求的满足，党中央颁布“文化强国”战略，着重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

化强国”战略对高校外语教育提出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要求，同时号召在外语教育教学中加入体现

国家意识的思政元素，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性。在该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对外汉语的需求大幅提升。

此时，我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承担着“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跨文化交际能力开始受到重视。

2013 年，在中国进入大规模“走出去”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双重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被提

出，外语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载体，外语能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战略资源被重新审视。同时，外语

作为和沿线国家交流沟通的桥梁，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交流工具及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体现出“文化强国”

战略所强调的外语自身的人文性。而与“文化强国”战略不同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要实现高

端专业国际合作，除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外，复合型外语人才还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学科能力成为衡量复

合型外语人才的关键指标。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还对我国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储备提出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官方

语言就多达 53 种，涉及九大语系（王辉等，2016）［19］。其中，除各国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之外，俄语、

阿拉伯语、法语、英语也仍然使用广泛。对此，学界呼吁，“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要语言铺路，语言

人才先行［20］。目前我国高校培养的非通用语种人才数量正努力向“一带一路”的战略建设需求靠拢，

除非通用语种人才外，有专业素质、创造能力、管理能力，能够完成专业交流、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也在增长，但依旧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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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为响应“新文科”战略，学术外语能力成为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点，且专业融合

所要求的学科能力、国际学术交流所要求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再次被强调。

首先，“新文科”强调倡导学科交叉，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学科能力提出要求。与“一带一路”下

的经济贸易或全球治理所需的专业技能相比，“新文科”战略要求的学科能力更偏向于学术理论体系。

对此，高校针对“新文科”战略复合型外语人才学科能力培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例如北京大学“外

语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的联合培养方案，旨在培养具有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

并且能运用所修外国语言进行交流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同时，“新文科”战略赋予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代表中国交流发声的使命，这意味

着跨文化交际能力仍然必不可缺。战略要求文科学者立足中国大地，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

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规则、具有中国立场、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到改革开放三十年（2010 年前后）这一节点，国内发展需要

基本被满足，转而放眼国际舞台，此时根据国情制定的外语战略也随之变化。这两个阶段外语战略最根

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外语由“引进来”的工具转变为“走出去”的工具。顾名思义，“引进来”是科学

与文化的输入，“走出去”是科学与文化的输出。也就是说，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能力的侧重点由汲取

知识的学习能力，变化为沟通表达的交流能力。外语在前后两个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自然相应地对国家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规定。2010 年前的战略强调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应用型、技

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2010 年后的战略则更多地提及要培养具有人文素养，能够传播我国文化、参与国

际学术或国际治理的国际型复合型外语人才。随着未来我国全方位“走出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或会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面向国际的能力。如今已经可以看到的是，政策正大力支持培养国际组

织人才等国际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4  我国外语政策所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制定了各种教育政策，对政策的指导文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与战略

有良好的对应性，它们规定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探究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内涵及能力的新变化，

需要从分析规范外语教育的政策入手。

与国家战略相对应，政策也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节点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

2010 年以前，着眼于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外语政策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相对应，将科

学文化“引进来”。该政策的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实用技能型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通过外语掌握

外国实用的知识技能，建设祖国。2010 年以后的政策与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相对应，以推动

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目的，培养面向国际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强调人才参与国际交流的学术外语能

力、学科能力、跨文化能力，综合素养以及非通用语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

同时，本文根据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能力要求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4.1  掌握实用学科技能

为响应“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国务院于 2010 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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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我国的教育方向做出指导。《纲要》中提出要“培

养应用、技能、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各种外语人才”指掌握外国知识

技术并能够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的人才，外语人才承担“吸取知识，为我所用”的任务。与“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相吻合，被这一政策所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体现出应用型、技能型导向，外语主要与

经贸、法律、新闻或理工科进行复合。

其中，南京大学是最早尝试将外语与实用学科技能融合的高校之一。南京大学的“英语 + 国际商务”

专业，将英语专业教学、国际商务专业教学、计算机应用三方面结合起来，以专业的英语教学培养学生

的语言、交际习惯和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课程使学生掌握国际上的商务规则、理论与政策，计算机

应用教学则使学生掌握实用的商务软件的操作技能，培养英语国际商务方面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4.2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由于我国国情的变化，国家战略也发生了由国内放眼国外的显著变化。在“文

化强国”战略下，政策表达出对复合型外语人才进一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国务院

于 2012 年颁布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两份意见。意见表明，为增强高校的创新能力，学科交叉依然是外语人才培

养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应用、技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文件还强调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文化

表达能力和国际学术能力，也就是高等教育市场所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中

的学术能力。此外，第二份意见表明，外语不仅要扮演弘扬中国优秀文化载体的作用，还作为一种语言

文学发挥自身的人文性，旨在提升复合型外语人才在世界学术舞台展现的综合素养。此后的《关于高等

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与“新文科”战略呼应，与两份意见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复合型

外语人才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定位变化。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从两份意见中“增强中国学术影响

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变化为《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的“引领世界

学术方向”，意味着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学术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素养的要求提升到

了新的高度。以清华大学为例，我国高校每年会举办以“世界和平论坛”与“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为

代表的上百场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积极落实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政策。

4.3  助力参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了语言人才的需求，于是 2016 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尤其针对“一带一路”的需求，对人才培养进行规定。《规划》一方面

针对“一带一路”所需的人才缺口提出对策，力图解决关键语种复合型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特定领

域专业语言人才紧缺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低端翻译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进行行业规范，促进语言服务市

场良性发展。上文所提及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鼓励人才参与全球治理，

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2019 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再次提到要大力培养国际组织人才，

以便中国今后“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

育交流合作”。为满足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以上三份政策文件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对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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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外语人才提出了非通用语种、特定领域的专业外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的要求，另一方面力求

向国际组织输送复合型外语人才。

北外是国内最早开始探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院校，自 2010 年起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项目“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经过七年的探索，正式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

其中硕士项目实施“1+1+1”的三年制，一年在北外学习，一年海外留学，半年左右到国际组织及相关

机构实习，剩下半年至一年撰写学位论文，并鼓励学生申请外方院校硕士学位，为国际组织培训、输送

中国人才。

综上所述，新时代我国的政策指导文件要求复合型外语人才掌握实用学科技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助力参与全球治理。其中，“掌握实用学科技能”是作为满足国内发展而提出的政策举措，但随着我国

国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而转向探索国际治理，其内涵也由“吸收”转向“创造、交流与分享”。因此，

这三项能力逐渐统一指向“面向国际，输出中国理念”这一目标。为满足这一目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

学术体系，复合型外语人才需要具备的学科能力由理工类学科拓展向如法律、社会科学等广泛的领域；

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全球治理，外语学术能力、跨文化能力是当前复合型外语人才备受重视的新能力。

同时区域国别、国际组织人才成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政策响应战略，随着我国不断与世界

合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战略上继续“走出去”，政策也会依此制定更多培养面向国际的复合型外语

人才的方案。复合型外语人才不仅担负吸取国外知识的任务，还将成为中国知识、思想的载体，将中国

的声音分享给世界。

5  结论

我国外语战略跟随国情而变化，而外语政策根据外语战略的需求，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及能力

要求进行规定。本文依据上述对战略、政策及其之间关联性的分析，将新时代我国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

的新的内涵及能力要求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宽广的专业能力。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学科能力的要求最初是为满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战略，用外语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但随着我国国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战略转向探索国际治理，

其内涵由“吸收”转向“创造、交流与分享”，政策鼓励复合型外语人才所复合的学科也由起初的理工

科拓展向涵盖文理的所有学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别等学科的专业能力备受关注。

二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治理的愿望下，外语政策响应“文化强国”“一带一路”

倡议，支持加大对外汉语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力度。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和沿

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要充分了解中华文化，并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以完成跨文化交际。

三是外语学术能力。为满足“新文科”战略，政策更加重视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外语学术能力。

旨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体系、引领世界学术方向，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推广中国理念。

政策所要求的这三项新能力是为了让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更好地“走出去”，“面向国际，输出

中国理念”，即为战略目标而服务。复合型外语人才未来将成为中国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向世界分享中

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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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apacity Requirements of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Centered on the Policy Guidance Documents in the past 20 Years

Yang Huize  Yang T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and capacity requirements of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China 
have been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f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paper not only comb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discusses how the connotation 
and capacity requirements of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China have been alter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wo, so as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has been divided by the 30th year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esenting two different stages: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The focus of 
the ability required by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has also changed from knowledge acquisition 
ability to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bility. Under this trend, the policy puts forward three new 
requirements for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first, broad professional ability; 
seco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ird, foreign language academic ability. 
Key words: Comp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Capacity requirements; National strategy;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